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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终于到了，有戎国

的男人开始忙碌，作为一家
之主的吴刚也不例外。首
先，他得指挥几个老婆一起
干活，替嫦娥盖一间小茅
屋。嫦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
居处，在这之前，她一直是
与吴刚的女儿们住在一起，

这几个女儿分别是女卯女
辰女巳。其次，在他的监督
之下，他的妻妾们新开垦了
一大块荒地，吴刚相信这块
处女地会长出最好的庄稼。

这一天是播种的吉日，
一切准备完毕。该进行的仪

式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吴刚
把嫦娥叫了过来，让她围着
新开垦的荒地绕圈子。嫦娥
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既然吴刚这么要求，她也就
只能这么做。她像头小鹿似
的奔跑起来，吴刚又示意两

个儿子吴能和吴用在后面
追。通常情况下，女人在前
面跑，在后面追的这个男
人，应该是女人的丈夫，由
于吴刚的腿不好使，他只能
让儿子代劳。

嫦娥越跑越快，吴能和

吴用甚至都有些追不上。吴
刚感到很满意，因为被追赶
的女人越健壮，就意味着这
块地越适合种庄稼。吴刚开
始叫停，他走到了嫦娥面
前，眼睛散发着一种异样的
光芒。这时候，嫦娥已预感

到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她
注意到吴能和吴用也停了

下来，他们向吴刚妻妾们所
处的位置走去，与她们一起
看着她和吴刚。

还没有完全明白怎么回
事的时候，嫦娥便被吴刚推
倒在地。她被粗暴地按在了
地上，身上的那块用来遮羞

的布片也被扯开了，狠狠地
扔到一边。嫦娥做出的第一
个反应，就是就势在地上打
个滚，一下子摆脱了吴刚的
纠缠。汗津津的嫦娥像水中
的鱼一样湿滑，吴刚一次次
试图抓住她，但是每次都是

即将成功，立刻又被她挣脱
了。现在，嫦娥已经完全明
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男人的力气毕竟要大许
多，在与嫦娥的纠缠中，吴
刚终于占了上风。他终于把
嫦娥压倒在身底下，眼看着

就要达到目的，没想到嫦娥
突然发力，再一次地从他身
底下溜走了。这一次，吴刚
被深深地激怒，他卡住了嫦
娥的脖子，然后又狠狠扇了
她几个耳光。嫦娥被打得眼
前直冒金星，鲜血从嘴角里

流了出来。她终于老实了，
心甘情愿地把两条腿张开。
吴刚趴在了她的身上，气喘
吁吁，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嫦娥再次苏醒过来，已
躺在自己小茅屋里。浑身上
下，到处都疼，到处有血迹。

血已经凝固了，她根本就弄

不明白，这些血到底是从哪
流出来的。在她的身边，放

着几个冷饭团，一钵子凉
水，还有几个野栗子。陪伴
着她的是女辰和女巳，她们

一看到嫦娥苏醒过来，立刻
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女辰说：“你醒了，我们还
以为你再也不会醒过来。”

“我去告诉爸爸，”女
巳兴致勃勃地转身就走，一
边走，一边说，“他让我们等
你一醒过来，就去喊他。”

嫦娥看到了不远处放着
的葫芦，让女辰赶快替她拿
过来。女辰不知道她要这玩

意有什么用，既然是要，就
去帮她拿过来，递在了她的
手上。嫦娥连忙将它紧紧地
抱在怀里，奇迹立刻又发生
了，全身的疼痛立刻全消
失。这时候，吴刚也闻讯赶
来，他走了进来，对女辰摆

摆手，示意她赶快离去。女
辰转身就要走，吴刚又想到
让她再送一些水来，让嫦娥
洗一洗。

接下来，吴刚开始像喂
小孩一样地喂她，喂她吃下
冷饭团，喂她喝水，还替她
把栗子剥好。嫦娥显得很温

顺，吴刚让干什么，就干什
么。一方面，她害怕吴刚还
会像不久前发生的那样再
次打她，另一方面，自从进
这个家门以后，从来没人这
样关心过她，这让嫦娥感到
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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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失去双亲的罗曼没

有被送到孤儿院，他幸运地
被他的伯父雷波和他的妻
子柳德米拉收养了。在伯父
家里，小罗曼被当作亲生儿
子一样呵护，因为太年幼，
关于父母的记忆也渐渐模
糊掉了。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他都没有发觉自己是一
个孤苦无依的孤儿。当阿布
长大成人时，他的两位热心
的伯父雷波和阿波拉姆负
责教他学文化。阿卡迪是三
兄弟中惟一一个有儿子的，
男孩的名字对阿布的将来

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雷波
是州立伐木公司的供应处
处长，也是这间公司的工会

头头，当时，这样的社会地位
足以保证罗曼得到良好的营
养和衣服。雷波有两个女儿，
但没有儿子，这样阿布就成
为了阿布家族三兄弟（他的
爸爸阿卡迪，两位伯父阿波

拉姆和雷波）惟一的男性继
承人，小罗曼被家庭里的每
个人精心地照料着。

阿布是在俄罗斯北部城
市乌赫塔的破落房子里度

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这里是
位于乌里塔莎区第 22街的
4号，如今被改成了一个性
病治疗门诊部，罗曼的堂姐
纳塔莎和伊达年纪比他大
13岁和10岁。她们姐妹俩
一起分享位于这个单元后

头的大卧室，罗曼则睡在前
面的小卧室，至于他的伯父
与伯母则只能睡在客厅的

沙发中。
邻居们都记得这个很讲

礼貌的小男孩，有一段时间
他曾整天踢着一个塑料足
球———当时要获得一个好
点的足球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显得彬彬有礼，从不吵
吵嚷嚷，表现出超出了他这
个年龄的冷静。”74岁的老
人伊卡特丽娜回忆说，她和
罗曼住在同一条街上，“如
果他看见我，几乎从不忘记
向我问好。”

乌赫塔城建于 20世纪
50年代，它坐落于科米地区
的中部，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资源，建城的目的就在于开
采石油。这里的条件非常艰
苦，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
45摄氏度。作为奖励，他们

每个月可以额外获得相当
于70％的工资作为奖金。阿
布的伯父雷波占据着很好
的职位，尽管他的工资不是
最高的，但是他作为后勤部
门负责人的身份则可以保
证他能够得到最好的福利

待遇。要知道那是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人们往往要排上
数小时的队才能换取一点
食物。

卢迪米娜，是一位乌赫
塔城大学的讲师，1968年搬

进了她的新居所。和她几乎
同时搬过来的，还有她的邻

居雷波一家。她回忆说：“他
们家挺友善的，并且用心培

养他们的孩子。尽管阿布实
际是个孤儿，但他却是他伯
父的儿子，而他的伯父本身
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确实如此，由于亲生父
母去世的时候太年幼，阿布
一直相信他的伯父和伯母

就是他的亲生父母。也许是
因为担心阿布承受不起父
母早亡的打击，所以他的伯
父和伯母决定等他长大之

后才把真相告诉他。“在他
的青少年时期他一直都是
称他的伯父伯母为爸妈。”
阿布的一位朋友说，“他的

父母显然是去世太早了，以
至他还没有留下记忆。”

虽然雷波一直都在寻找
机会把真相告诉他的侄子，
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是在学
校里首先发现真相的。在一

次谈话中，阿布的老师一时
口快捅了娄子。当着他的

面，称他为“可怜的孤儿”，
阿布听了非常震惊却又很
疑惑，当时他才十岁多。

没有人知道罗曼知道真

相后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他
从不和别人讨论这个问题。
那一天罗曼一回到家里，就
直接问他的伯父，他到底是
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年少的
他异常平静地听着伯父的解
释，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听完
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同

样的话题，一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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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

多或少都会尝到一点疼痛
的滋味，这些疼痛最普遍的
来源之一就是肌肉紧张。而
那些由于抽筋或是腹部绞
痛而引发的剧痛则充分显
示出肌肉疼痛的严重性。如
果将你的手握成拳头状，但
是注意握得别太紧，起先你

并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但
是，过一会儿，使拳头握住
的那些肌肉就会更加紧张，
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伤害。

情绪反映在身体上的变
化即为情绪体现。和情绪体

现有关的肌肉群，是那些我
们最频繁使用的肌肉。颈后

肌肉就是这样的肌肉群，它
们比其他骨骼肌肉更经常被
使用。在人类频繁出现的紧
张情绪中，颈后肌肉处就是
这类紧张情绪体现的位置所
在。我从业以来，所有抱怨头
疼继而脖子疼的病人中，

85%的病人把疼痛归咎到情
绪导致的肌肉紧张中。几年
以前，有个著名心理学专家
首先提出“是什么东西弄疼
了我的脖子”的理论。他博
学又富有实践经验，还用事
实验证了脖子疼的起源。但

是，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
他的理论还说得过去。

为了让你自己相信情绪
是如何致使颈后的肌肉紧

张、收缩的，今晚你一定要
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用

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苦苦思
索一个难题。当你站起来的
时候，一定会扭动、伸展你
的脖子，因为你已经感到脖
子处的肌肉处于紧张状态
了，也就是说，你的脖子已
经受到伤害了。

在所有体现情绪变化的
器官中，胃是最卓越、最超
群的器官之一。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能感受到情绪在胃
部体现的运动。当周围一切
顺利时，我们会有很好的胃
口，这是因为胃部也能感受

到我们的愉快；反之，当周
围一团糟糕，诸事皆不顺利
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一点胃
口也没有了。然而，如果这
时有什么喜事从天而降，或
者一个从未谋面的亲戚突
然留给我们一大笔遗产。

哇！多棒的事呀！我敢保证，
好胃口马上就会回来了。由
此可见，胃口和人的心情息
息相关。

在我的实验中，那些抱
怨有胃溃疡疼痛的病人中，
有一半的人其实没有胃溃

疡，他们只不过是胃部的肌
肉疼痛而已，那是由情绪上
的变化引起的。

前些日子，我碰到一个杂
货商病人，他得了情绪诱发
病，胃疼得很厉害。这主要是
因为和其他连锁店的竞争给

他带来了极大的烦扰，由此导
致情绪紧张引发了胃疼。不仅

如此，这个可怜的人还碰上很
多其他的麻烦事。我想，如果
我要是有个像他妻子那样的
老婆，肯定也会像他一样得病
的。更糟糕的是，他儿子也总
是不断地给他惹麻烦。就这
样，一想起他的杂货店、妻

子、儿子所带来的烦心事，他
的胃就疼。偶尔有不知情的
人碰到，就会提醒他可能是
得了胃溃疡。慢慢地，他就真
以为自己得了胃溃疡。然而，
当他向医生讲完病情后，无
论哪个医生都会说他根本就

没有病。可是这对他的病情
一点帮助也没有，他依然还
是感到胃疼，因为他一直被
烦心事困扰着。

后来，他终于开始相信
自己没有得胃溃疡了。按照
惯例，他每年都会去威斯康

辛北部钓两次鱼。当他来到
离家 25公里远的一个叫贝
莱维尔的小镇上时，就在那
儿，他的胃疼突然就消失了。
在离家的两个星期内，胃疼
病从来就没有复发过。

我的那个杂货商病人曾

经说过，他一直非常羡慕在
贝莱维尔生活的人，他每每
走在贝莱维尔的大街上时，
从未感受过的安宁一直陪伴
着他，因此疼痛也就自然而
然地消失了。所有这些症状
皆由人们的情绪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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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似乎被提醒，忽然

凄厉地喊了起来：“小登啊小
达……”母亲那天的呼喊如
一把尖锐的锉刀，在小登的
耳膜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
修复的划痕。

小达突然松开了小登的
手，剧烈地挣动起来，砰砰地砸

着黑暗中坚固无比的四壁。小
登看不见小达的动作，只觉得
他像陷在泥潭里的一尾鱼，拼
死也要跳出那一潭的泥。小登
动了动右手，发现似乎有些松
动，就把全身的力都押在那只手
上，猛力往上一顶，突然，她看见

了一线天。天极小，小得像针眼，
从针眼里望出去，她看见了一个
浑身是血的女人。女人只穿了一
件裤衩，胸前一颤一颤地坠着
两个裹满了灰泥的圆球。
“妈，妈！”小达声嘶力竭

地喊了起来。“老天爷，小，小

达在这底下。来，来人啊！”那
是母亲的呼叫。

一阵纷乱的脚步声，那
一线天空消失了，大约是有
人趴在地上听。
“在这，这里。”小达有

气无力地叫了一声。接着是

母亲狼一样的咆哮喘息声，
小登猜想是母亲在扒土。“大
姐，没用，孩子是压在一块水
泥板底下的，只能拿家伙撬，
刨是刨不开的。”

又是一阵纷乱的脚步

声，有人说家伙来了，大姐你
让开。几声叮当之后，便又停

了下来。有一个声音结结巴
巴地说，这、这块水泥板，是

横压着的，撬、撬了这头，就
朝那头倒。两个孩子，一个压
在这头，一个压在那头。四周
是死一样的寂静。
“姐，你说话，救哪一

个。”是小舅在说话。
母亲的额头嘭嘭地撞着

地，说老天爷，老天爷啊。一

阵撕扯声之后，母亲的哭声
就低了下来。小登听见小舅
厉声呵斥着母亲：“姐你再不
说话，两个都没了。”

在似乎无限冗长的沉默
之后，母亲终于开了口。母亲
石破天惊的那句话是：小……
达。小达一下子拽紧了小登的
手。小登期待着小达说一句
话，可是小达什么也没有说。
头顶上响起了一阵滚雷一样

的声音，小登觉得有人在她的
脑壳上凶猛地砸了一锤。
“姐哦，姐———”这是小

登陷入万劫不复的沉睡之前
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也不知过了多久，天终于
渐渐地亮了起来。那天，人们

在一棵半倒的大槐树旁边，发
现了一个仰天躺着的小女
孩———是刚刚挖掘出来还来
不及转移的尸体。女孩一侧额
角上有一大片血迹，身体其他
部位几乎没有外伤，可是女孩
的眼睛鼻孔嘴巴里，却糊满了

泥尘———显然是窒息而死的。
女孩身上穿的那件粉红色的

小汗衫，已经破成了碎片。女
孩几乎赤裸的身体上，却背着
一个近乎完好的印着天安门
图案的军绿色书包。
“多俊的丫头啊。”有人

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却没有

人停下脚步来。一路上他们
看见了太多这样的尸体，一
路上他们还将看到更多这样
的尸体。

后来天下起了雨。雨挟裹
着太多的飞尘和故事，雨就有
了颜色和重量。雨点打在小女
孩的脸上，绽开一朵又一朵绚

烂的泥花。后来泥花就渐渐地
清淡了起来，一滴在女孩的眼
皮上驻留了很久的水珠，突然
颤了一颤，滚落了下来———女
孩睁开了眼睛。

女孩坐起来，茫然地看着
完全失去了参照物的四野。后

来女孩的目光落在了身上的
那只书包上，想起了一些似乎
很是久远的事情。她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撕扯着身上的书
包带。书包带很结实，女孩撕
不开，女孩就弯下腰来咬。女
孩的牙齿尖利如小兽的牙，经

纬交织的布片在女孩的牙齿
之间发出凄凉的呻吟。布带断
了，女孩将书包团在手里，像
扔皮球一样狠命地扔了出去。

女孩只剩了一只鞋子，
女孩用只有一只鞋子的脚，
寻找着一条并不是路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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